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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球界的金童玉女傳出離婚的新聞，從今年年初各種揣測兩人婚姻衝突的細

節、兩人原生家庭的介入等訊息佔據新聞版面，到近期終於落幕了。 

一樁婚姻從甜蜜走向結束的各種甘苦，只有其中的當事人最清楚，所幸他們二

位就婚姻、後續孩子的照顧做了很好的處理典範，雙方透過家事調解進行溝通

與協商，使紛爭迅速落幕，讓大人與孩子的生活及早重新開始。 

但筆者介入協助的家庭大多不是如此，且經常在司法、各自原生家庭、子女的

學校，甚至是網路上開啟多個「戰場」，這樣處理離婚的作法往往讓彼此的關

係、親子關係最終走向毀滅之路，使得身處其中的孩子需要耗費一生來處理這

些童年的負面經驗。 

孩子成為離婚訴訟的「助手」？那些孩子的故事 

15 歲的女孩被診斷為憂鬱症已經兩年，經歷多次住院，仍常反覆的自我傷害、

中輟。四年前，女孩的父母開啟了離婚訴訟等多達十幾起的互告案件，這些家

庭的混亂歷時三年終於落幕，但女孩的痛苦並沒有隨之結束，當年她被迫在法

庭上陳述父母衝突、父親的不是，讓她有著很深的自責感。對於父母每次見

她，總是互相控訴對方的不是、對於母親總是在父親要求見她與弟弟時表現冷

漠、母親上演的悲情戲碼或給予的雙重訊息，都讓她感到無比的厭惡。 

當這一切無法言說的情緒淹沒她時，她選擇用刀子在手臂上劃開一道道的傷

口，看著鮮血滲出，女孩頓時感到放鬆，但同時耳邊又響起母親這兩年反覆的

叨唸：早知道妳現在這麼麻煩，當年我就不要爭取你的監護權...... 

20 歲的男孩在小學四年級時面臨父母的離婚訴訟，以及探視的衝突。他記得當

年法官要他出庭表示想跟誰住，於出庭前父親告訴他：「如果你選擇了媽媽，這

輩子我再也不會見你了，我會當作我沒有你這個兒子，我也不會負擔你的費

用。」相較於早已離家半年、只能到學校看他的媽媽的不確定性，男孩只能選

擇爸爸。 

即使當年於出庭前開始拉肚子、作噩夢，一進到法庭就緊張到發抖，當年 10 歲

的他仍牢記爸爸的交代，父母離婚後，他再也沒有見過媽媽。阿嬤說媽媽不要

他了，一年以後爸爸再婚，他被送到阿嬤家，男孩覺得他也失去了爸爸，於是

他一直處於害怕失去、害怕被拋棄的深淵中，無法與他人建立長久的關係。 

這次他因強迫症而走進大學諮商中心，在諮商中泣訴童年時期父母種種作為對

他的自我價值、情緒、人際的影響，帶著懊悔與自責、被拋棄感長大的男孩，

內心的空虛與無助，彷彿還停留在那個 10 歲的小男孩。這些年來男孩時常被噩

夢驚醒，他想問媽媽：妳過得好嗎？媽媽妳不來找我，是不是妳還在生氣我當

年在法庭上的選擇？媽媽我想跟你說對不起...... 

法院對大部分的人來說是個高壓情境，這些被迫涉入父母紛爭的孩子，為了父

母走上法庭陳述父母的不合、做出選擇。但是那些出庭陳述帶來「背叛父母一

方」的內疚，卻如鬼魅般如影隨形，持續影響孩子。 



一段看似孩子於法庭上 10 分鐘的表意，但背後卻是孩子早已處於父母衝突、拉

扯中的壓力；父母雙方處於司法歷程中的焦慮、各式情緒也早已渲染到孩子身

上，再加上孩子出庭前、中、後的身心壓力：如出庭前父母各自下指導棋，出

庭後的責罵等，不管 7歲、10 歲甚至年齡更大的孩子，其心理能量是扛不了

的，於是孩子的心理開始扭曲、於是孩子心理病了。 

不過，在離婚訴訟當下，很多眼中只有如何攻擊對方的父母，看不到這些衝突

在孩子心理播下的種子，也不知道會影響孩子什麼？影響多久？但在我的工作

場域見到也許 5年、10 年、20 年後，孩子病了，在身心科門診、在諮商中泣訴

這段毀了自己人生的父母衝突。 

放下執念，才能在廢墟中站起來 

生命中、關係中的不公平、痛苦和死亡不可避免，得不到、留不住、不得不也

是人生常態，沒有人能不被生活中的痛苦與壓力所影響，選擇處理問題的方式

也須承擔相對的代價。若身為父母的一方或雙方，此時仍想交由法官審理來處

理關係中的苦、恨、不甘心、憤怒、不公平，這歷程只會使這些情緒再升級。 

憤怒使得有些當事人會說「我就跟他告到底」；受傷會使父母處在一種如果對方

不這樣做，自己就不會痛苦，「是你對不起我」、「都是你害的」的被害者位置，

於是用小孩來逞罰、報復對方，想以強力的報復手段告訴對方「我受的傷有多

重」，不惜讓對方不好過，但其實自己也不好過，而自己的下半生、孩子的人生

都捲進這一場復仇大戰。 

也許在此刻，心裡受傷的父母可以停下來想想，值得花時間與心力與曾經的家

人，或你口中不屑一顧的人對薄公堂、持續糾纏嗎？還是選擇運用家事調解，

讓生活盡早重新開始，各自回到原本的生活軌道？如這對桌球明星給我們的示

範，將力氣花在拚經濟、陪伴孩子，讓孩子可以好好的長大。尤其當今 COVID-

19 仍影響著我們的生活，疫情並沒有讓世界停下來，每個人在自己的生活找到

可控制感、讓壓力有停損點，是很重要的。 

離婚即是「重啟」，如何學習各自生活又共存？ 

離婚是兩個大人關係的結束，而非親子關係的結束。父母的和平相處、離婚後

不缺席孩子的成長，都是孩子成長中強大的心理支持。如電影《年少時代》中

小男孩梅森的爸爸告訴兩個孩子，即使孩子搬到 800 公里外，他還是會兩週跟

他們見一次面。 

故隨著時間可以看到孩子成長中面對生活與家庭的各種變動與挑戰，如搬家、

轉學、嚴苛又施暴的繼父，但生父的定期會面與陪伴，成為孩子面對困頓時很

重要的心理力量。電影中相較於嚴謹的媽媽，充滿藝術氣息、浪滿又隨性的爸

爸也豐富了孩子的成長世界。 

但筆者工作中所遇見的父母，卻有不少於離婚中、離婚後迫切想切斷孩子與對

方的關係，也許是因為在婚姻關係中受傷、因為對方不是自己心中合格的父

母，於是在孩子面前、在司法場域踐踏這個關係，拉孩子「結盟」排擠另方父

母，卻導致孩子無形中也學會了關係霸凌。 



筆者藉此呼籲，愛孩子就請不要和他結盟，孩子與父母要有適當的情緒界限，

孩子需要知道他可以擁有與父母不同的感覺。例如孩子知道爸爸討厭媽媽，但

他可以喜歡媽媽，這是他自己的感覺，孩子是獨立的個體，離婚不會讓人生就

此停擺，終究父母會有自己的新生活、孩子也有自己的人生。 

我們經常見到父母於離婚後視另方父母為「病毒」般的存在，想盡辦法透過司

法阻止對方見孩子，那不如試著轉換學習英國政府最近發出的訊息：「學習與病

毒共存」（Learn to live with this virus），而不再是防堵策略；學習面對離

異後仍需與對方共分親職，所有的家事專業人員如律師、駐法院家事服務中心

的社工、心理師、司法人員就好比是疫苗，幫助父母增加面對此時家庭關係的

能力，協助雙方能和平共存於孩子未來的生命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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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評析                                             趙瑞雯 

     

    選擇這則離婚新聞作為評析，是因為自己年齡漸長，身邊有太多在離婚過

程中，爭取孩子監護權這件事上的聽聞，絕大多數是非常慘烈的，尤其是訴諸

於法律時。 

 

    1979 年出品的經典影片：「克拉瑪對克拉瑪」中，夫妻及律師在法庭上為

爭取孩子的攻防戰，彼此針鋒相對，攻擊對方的各種往事與弱點，極盡所能地互

相傷害，此處一來一往的攻擊十分緊湊與尖銳，明明畫面上不見血肉，卻能真切的

感覺的凡人之間，那為達目的不得不深深傷害對方的無奈與殘酷。這部影片部位提

及孩子的感受，但可以想見這段過程中，父母的焦慮憤怒等等負面情緒，孩子衣錠

受到影響。 

 

    然而在影片中，即便在爭取監護權的法律攻防戰中，你也不會去特別偏袒父親

或母親那一方，你會看到的，是本意出自於愛的攻防戰，雖然這對夫妻早已不相愛

了，但兩方都沒有惡意，兩方都瀰漫者濃濃的「愛」。這部電影最後雖以爭取到孩

子監護權的母親讓步，以雙贏落幕。但真實生活中，只要出動了律師，上了法

庭，惡劣影響幾乎是難以想像。 

 

    我的律師好友跟我抱怨，他目前接到最多的案子，一個是離婚，另一個是

遺產，兩種官司都讓他看盡醜惡的人生百態，而他身為律師卻要使盡一切手段

為委託人贏得勝訴，使得他的人生也十分不堪。 

 

    台灣社會變遷迅速，對於離婚的訴求法律的考量越來越人性化。有鑑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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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現在打離婚官司前，其實會先輔導離婚雙方，先透過家事調解進行溝通與

協商，期盼紛爭迅速落幕，讓大人與孩子的生活及早重新開始。這些家事調解

委員通常是公益性質，經過評選學有專精者，如相關法律人員、心理或輔導專

業人員、退休校長教師等等，具有相當人生及社會經驗，以中立立場協助離婚

雙方溝通調解，通常效果相當好，不但減少了離婚雙方關係更加惡化，而且也

減輕了家事法庭的負擔。 

 

    這篇新聞提醒了兩件重要的事：一是，離婚過程中，是爭取自己的權益還

是意氣之爭，可能在離婚多年後才會有些反省。二是，離婚的雙方，準備好未

來的新生活了嗎？就算是離了婚，以往的婚姻及家庭生活仍是長遠的影響著離

婚雙方及孩子。離婚，好像可以解決目前的婚姻困境，但是離婚後，一樣有各

種新的問題產生，希望要有這種心理準備。婚姻是人生重要的功課，要好聚好

散，每個人該學的功課仍然很多。 

 


